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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8 年 5 月 19 日 ， 新一

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

大奖颁给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

的电影《小偷家族》。 第二天日

本国内各大媒体均以不同形式

予以报道 ，如 《读卖新闻 》就将

《小偷家族 》获奖视为 “优秀日

本电影获得世界认可的明证”。

而《朝日新闻》的评论则关注到

了是枝裕和所想表达的深意 ，

即 “市井小民的声音在这个社

会中是如何被淹没的”。在看似

繁华、有序的日本社会中，也有

一群如片中“柴田一家”这样苟

且偷生着的人们。面对这群人，

是枝裕和既不想批评指责 ，也

不愿在电影中贩卖同情， 而是

选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。同时，

用他自己的镜头将这类人真实

的生活状态表达出来。

6 月初，日本文部科学省大

臣林芳正公开表示要表彰 “为

国争光”的是枝裕和，但这个提

议却马上遭到了拒绝。 载誉归

国后的是枝裕和在自己的博客

上， 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

公权力保持距离的理念。 金棕

榈大奖得主的这个表态在日本

舆论界尤其是网上舆论场中激

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 支

持者自然不少， 反对者却也很

多。 不少日本网民批评是枝裕

和一边拿文部省的“助成金”拍

电影，另一边却故作清高。也有

人认为《小偷家族》的故事原型

虽来自一桩数年前轰动日本的

养老金欺诈案件， 但片中一家

人的境遇尤其是两个小孩的遭

遇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杜撰。 在

社会管理和福利救济制度完善

的日本， 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

的。于是，他们顺着此逻辑指责

是枝裕和完全是为了获奖 ，而

不惜通过渲染日本目前的社会

问题乃至贬损日本形象来引起

关注。

在 日本， 出现这类批评和

指责其实并不奇怪。 毕

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，日

本经济腾飞后 ，“一亿总中流 ”

（即一亿人中产）就成了日本社

会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。 美

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写 《日本

第一》 时就津津乐道于日本社

会贫富差距微小的稳定状态 。

即便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后的

20 年，这种观念在日本依旧深

入人心， 以至于成为一种情绪

型的“社会共识”。 安倍第二次

执政时喊出的政策口号 “一亿

总活跃社会”，明显就是在借用

“一亿总中流”的概念与历史记

忆。 2016 年 1 月在回山口老家

扫墓时，他还在父亲、前外交大

臣安倍晋太郎墓前宣誓 “要确

立‘一亿总活跃社会’的目标”。

与之相对，是枝裕和对这个“共

识”明显并不认同，在接受采访

时曾坦率地表示 ：“过去五年 ，

在日本阶级分化的情况越来越

明显， 对那些生活没有保障的

人群， 我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

发声的机会。 ”

那么， 如今的现实情况究

竟如何呢？

2018 年 6 月《小偷家族》在

日上映期间， 东京都内发生了

一桩 5 岁女童遭亲生母亲和继

父虐待至死的案件。近年来，类

似的案件在日本已发生多次 。

2017 年平安夜，在大阪府箕面

市就曾发生另一件骇人听闻的

虐童致死的案件， 死去的男孩

年仅 4 岁。案发后，警方以涉嫌

谋杀的罪名， 逮捕了死亡男童

的母亲、 其男友以及另一名共

同居住的友人， 涉案的这三人

均无业。 对照这些现实中发生

的惨案，《小偷家族》片中祥太、

友里两个小孩在各自原生家庭

中可能遭遇的不幸便是完全可

以想象的了。事实上，单亲家庭

贫困导致的贫困儿童在日本已

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社会问

题。 尽管日本总人口每年都在

逐步萎缩， 但单亲家庭户数却

从 1992 年 30 万猛增至 2016

年 71.2 万。 日本大多数单亲母

亲的年收入都达不到国民年收

入中位数的一半， 日本单亲家

庭的儿童贫困率高达 56%，远

远高于普通育儿家庭， 在所有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（OECD）

成员国中也是最高的。 而整体

的儿 童贫困率从 1985 年 的

10.9% 上 升 到 了 2015 年 的

16.3%。 诸如“贫困儿童一日一

餐，只能吃学校午餐”、“寒暑假

结束后返校时，孩子骨瘦如柴”

之类的新闻在媒体上越来越

多，以至于日本国会在 2015 年

通过了《儿童贫困对策法》。 日

本政府还特别成立了 “儿童未

来支援基金”，号召各大企业有

钱出钱投入儿童扶贫事业 ，至

于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 ，

还很难说。

2006 年， 经济合作与发展

组织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

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当时已达

15.3%。所谓“相对贫困”是指人

均年收入少于国民年收入中间

值的一半。 当时执政的小泉内

阁正热心于推行以邮政民营化

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

革， 而小泉纯一郎本人也将之

视为他本人最重要的政治遗

产。因此，当年日本政府坚持认

为经合组织报告中显示的 “相

对贫困率” 并不能代表日本贫

富差距的真实状况。不过，以原

日本经济学会会长、 同志社大

学教授橘木俊诏为代表的一批

研究者却赞成经合组织报告中

对日本贫困现象的描述。 橘木

认为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贫富

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， 而他自

己研究中所估算的贫困率约在

14%至 15%之间， 与经合组织

之前的结论大致相符。

根据 2015 年经合组织发

布的新一期报告， 日本的相对

贫 困 率 又 进 一 步 上 升 到 了

16.1%，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国

的平均水平， 而收入最高 10%

群体和收入最低 10%群体之间

的收入差距达到 10.7 倍，比 20

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值猛增 8

倍。根据 2012 年厚生劳动省近

年的统计， 日本国民年收入中

间值为 122 万日元。换言之，低

于其一半即 122 万日元者均为

相对贫困群体。 面对这一系列

尴尬的数据，安倍首相在 2016

年 1 月国会接受质询时， 依旧

秉持此前的日本官方的态度 ，

表示 “根本没有所谓 ‘贫穷日

本’ 这一说。 从世界的标准来

看 ， 日本还是相当富裕的国

家”。早稻田大学社会学教授桥

本健二则直言不讳地指出 ：贫

富差距的急速扩大是日本社会

急需直面的严重问题， 片刻的

犹豫都是不应该的。在 2018 年

刚出版的新书 《新日本阶级社

会》中，桥本健二认为贫富悬殊

直接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

数量庞大的“低收入阶层”，其中

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各大企业

的正式社员又或是公务员，只能

靠打零工或者从事人力派遣服

务过活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穷

忙族”（ワーキングプア）。

当 然从世界范围来看 ，安

倍的说法确实也有道

理， 况且日本的基尼系数确实

不高，甚至可以说很低。根据厚

生劳动省 2016 年《国民所得再

分配调查》 中的数据 ，2002 年

日本基尼系数为 0.3812， 时至

2014 年下降至 0.3759。 如此说

来，进入新世纪后，日本社会的

贫富差距非但没有进一步扩

大，反而是进一步缩小了？

不过 ，若细看厚生劳动省

的这份报告，或许就能发现其

中奥妙 。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最

终基尼系数数值是减去税收 、

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措施后的

结果 。 如果单看收入情况 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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